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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第 一 章

“你别管我！别管我⋯⋯”

白玉兰欲走又顿住了，烦躁地推开久久纠缠着要挽留自己的

妈妈。

“我的小祖宗，就要过年了，”妈妈哭丧着脸，仍苦苦哀求

着，“我哪辈子作下孽啦，养你这么个拧种，你就不能叫我多活

两天，要走，过年再说不行吗⋯⋯”妈妈简直要哭了，“你倒说

呀，那孩子到底弄到哪儿去啦⋯⋯”

白玉兰大概是听惯了妈妈的叨咕，仍心如铁石，毫无反应。

而且心里还嘀咕，“我造成今天这个样儿，你也有份责任！”然

后，她猛然一掉头，抓住搭在胸前的辫子，狠狠往身后一甩，把

大拉毛围巾往脖上一搭，戴上手套，提起帆布手拎包，呼地拽开

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眼眶里噙满的泪珠，透露出她心灵深处的

苍凉。

妈妈撵出门口紧颠两步却又站住了。望着姑娘那悲切的举

止，她脖颈发硬，两眼发直，知道拗不过她，撵上也是白搭，于

是，泪水簌簌地洒落着，洒落着⋯⋯

寒风吹袭，路边的枯草发出萧萧瑟瑟的响声。

白玉兰走得这般急切，这般坚决，简直不顾一切，寒风顺着

脖子直往身子里钻。她将搭在脖子上的那用绵绵细绒织成的拉毛

围巾从头顶围下，绕脖子紧紧缠了一周掖住，随后望望天色，加

快了脚步。

这拉毛围巾是城里姑娘很时兴的，还是从省城背着妈妈下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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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姨妈见也拦不住她，匆匆跑进百货大楼买好撵着送到车站

的。围巾仍像当年缠在头上和郑风华漫步农场田间小路时那样洁

白柔软，飘逸潇洒，而她却在少女的温柔和秀美里掺进了北大荒

的苍劲和粗犷，使那椭圆的、红白相间的秀脸又添了几分美丽动

人。当然，熟悉她的人细加注意，会发觉她的脸庞比下乡前稍显

瘦削，但是腰却略失纤美。尽管穿着棉袄，也遮不平乳房高高的

胸脯，并且比从前丰隆了，加之走得气急，随着一呼一吸，更加

明显地突鼓起来。

啊，尽管是孽生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！

她瞧瞧昏沉沉的落日，加快了脚步。这条从矿区通往小镇又

从小镇通往火车站的路她是那么熟悉，又那么陌生。在这儿，朝

阳曾印下她背着书兜、又唱又跳奔向学校的身影，也曾印下巧合

成伴一起朝学校走去的郑风华。那时是那般神秘曼妙，仿佛要共

同踏向美好理想的王国。这是条曾闪烁着她青春年华的神秘小

路，当她和郑风华还都没有察觉和意识到的时候，爱恋已经从这

条小路上悄悄地开始了。这条路，是她和郑风华的一支歌，一片

霞，人生故事的美好开始⋯⋯而如今在白玉兰的脚下，这条路却

变得如此寂寞、灰暗⋯⋯

这里，几乎是整整一冬天没有落雪，寒冬里的黄土路单调、

乏味，像饿殍的面孔般难看，远远延去，像伸出的弯曲长臂，在

张爪攫人。因为在这里，对，就是眼前就要经过的这煤矸石堆和

壕沟旁，经历了揪心裂胆的痛苦———

今天早晨，太阳还没有升起。寒风凛冽，呼呼作响，好像熊

咆虎啸。寒雾蒙蒙，矿山一派凄凉寥廓。就是在这个和郑风华埋

下恋情种子的两条交叉汇合的路口上，她背着爸爸妈妈，噙着眼

泪，将乳喂了半年多，由出生时瘦骨嶙峋，眼下变得白胖的婴娃

用襁褓裹紧，又用小方棉被包得严严实实，里面放上积攒的八十

多元钱和信，信中含混地写出了一个妈妈弃婴的无奈和孩子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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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日月时辰，并道出了这个可怜的无名婴娃是一名下乡女知识青

年的骨肉，为了无牵挂地去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和

要在广阔的天地里“滚一身泥巴、炼就一颗红心”，盼望慈善的

路人收养⋯⋯

她把缠裹好的婴儿轻轻放在岔路后，两颗大大的泪珠从眼角

慢慢流出，滚过抽搐凄苦的脸颊，落到了婴儿身上。狠狠心她想

立即就走开，但徘徊犹豫了好一阵子，才一步一回头地缓缓离

开。突然，她像听到了包裹中婴儿的啼哭，哭声像紧紧牵着她心

的丝线，猛地把她揪拽过来。她抱起孩子，隔着小被亲吻了一

下，其实，婴儿在被抱出来就一直熟睡着。

她转身躲进了旁边煤矸石壕沟里，想要看看自己的骨肉会落

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手里。

入冬以来，这地方只降下过一场小雪，除山野里由于地势高

低不平，被风刮成一条条雪棱、雪洼外，路面和房顶上的雪早已

被风吹刮得干干净净。凛冽的寒风震荡着百里矿山，使一切都显

得那样干燥，就像在家里干待了一年多的白玉兰那干燥的心田一

样，缺少湿润，有的只是苍凉和凄楚。她常常望着那闪闪的灯光

苦苦思索，吃不好，睡不宁⋯⋯

她蹲在煤矸石壕沟里，蜷曲着身子，绞心地、矛盾地瞧着瞧

着，盼着有那慈善的行人路过将婴儿抱走，结束这偷偷的犯罪般

的弃婴悲剧。

来了，终于有人走来了。踏着黎明从家门走出来的，多半是

勤劳而善良的人吧？

看清了，从郑风华常常向学校走去的那边路上慢慢悠悠走来

了一位要去小镇的妇女。瞧着瞧着，她的心倏地收紧了，啊，我

的天哪，是郑风华的妈妈！她顾不得腿软心跳，跌跌撞撞爬出壕

沟，跑到岔路，抱起婴儿朝家走去。

她从北大荒农场回来的时候，郑风华曾接连给家中去信，一

猿



再阐明自己和白玉兰坚定的恋爱关系，希望爸爸妈妈常常探望关

照她。尽管白玉兰的妈妈不冷不热，但他们却那样做了，请白玉

兰到家里吃饭、聊天，打听郑风华在农场的情况。在白玉兰眼

里，郑风华的妈妈纯朴而善良，那夜半梦里，曾不止一次编织起

婆媳亲密相处的美好故事。她猜想：郑风华的爸爸妈妈知不知道

自己是被王明明强奸而孕的呢？或许郑风华信中已向爸爸妈妈透

露⋯⋯他人，尤其是恋人的爸爸妈妈的敬重与关怀，给了她生活

的勇气和力量⋯⋯

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已经遥遥离开了农场，还有像扯不断的线

似的烦恼与搅扰。丁香竟凭着妈妈去农场时宴请过的面子，带人

来到这里。她先是劝说白玉兰的妈妈，一再花言巧语，既然生米

已做成熟饭，事情已如此，答应了与王明明成亲，可以一举两

得。一是王明明可以减罪早日出狱；二是白玉兰也可以保持不失

体面。叫白玉兰不能理解妈妈的是，妈妈在花言巧语面前，嘴里

竟一个接一个的“可也是”。她怒不可遏地挺着孕腹，挂着泪

珠，忽地从炕上坐起，把丁香带来的东西一股脑儿抛出窗外后，

自己扬长而去。

爱情啊爱情，只要和忠贞结下缘分，任何施舍与花言巧语都

无济于事。

就在她生下孩子的第三天傍晚，郑风华的妈妈不知从哪儿得

来的消息，又窘又喜地拎着满满一筐红皮鸡蛋来到她的床前，牵

着她的手，抚摸着婴娃的小手，问寒问暖。她断定，郑风华已将

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家里。

然而，猜想毕竟是猜想，丁香来白玉兰家的消息很快传进了

郑风华的家，他妈妈再也不来了，而且给郑风华写信说，家里无

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一个让人糟蹋了身子而且又生了野种的女人做

媳妇，哪怕像仙女一样漂亮！

郑风华妈妈的态度，自己妈妈的态度（尽管妈妈认为是在

源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心疼自己），使白玉兰很快变得心灰意冷，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刚

刚抓住一条冲来的木杆，木杆忽而飘去，自己又变得像水面上的

浮萍一样无依无靠，身体在无依无靠中逐渐散失着力量，心里有

一种无着无落的空虚。

正在她难以忍受这寂寞生活的时候，接到了郑风华的信。信

是在他接到妈妈的信并知道妈妈不再理睬她后连夜写的。信中倾

吐了最纯洁、最温柔、最热烈、最忠诚的爱情。并说，春节回不

来了，全场知青都在响应场党委号召，和贫下中农一起在北大荒

过第三个革命化春节。

这飞来的信，像一朵飘来的彩云，感情是那样的纯真，比初

恋时、比白玉兰自杀未遂时还要诚挚，点燃了她心底要立即返回

北大荒的火焰。

她终于做出立即返回北大荒农场的抉择———去和贫下中农，

和郑风华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。

问题来了：孩子怎么办？不管如何，也是自己的亲骨肉呀！

扔掉———弃婴！当这一闪念旋上心头，她兀自不禁地打了一个冷

战，但经过一番激烈的、难言的痛苦思想搏斗后，终于拿定了这

个主意。

她曾听说过弃婴是一种犯罪行为，昨晚夜幕深深时，独自跑

到了房后的丘陵顶上，双手撕扯着胸前的衣服，向着远方，向着

苍天发问、呼喊：

“这是犯罪吗？”

“这是孽中之孽吗？”

“⋯⋯⋯⋯”

她独自发问，她独自呼喊，那是对自己的发问吗？那是对苍

天的呼喊吗？那分明是胸膛在裂开，向外流着一股股苦汁！

苍天没有回音，她只有自己给自己回答，又自己向自己发

问：犯罪也罢，作孽也罢，我理解这是“罪”和“孽”，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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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罪”和“孽”又怎样理解我呢？自己的爸爸和妈妈，加上郑风

华的妈妈，又怎样理解呢？他们根本不理解，而理解自己的，只

有那远方的郑风华！

弃婴和马上返回北大荒农场，就这样在心盘上敲定了。

眼泪怎么变得这般廉价？

她在蒙蒙泪水中从岔路口抱起婴娃，疾步朝家走去。没走出

多远，回头一看，郑风华的妈妈的身影已朝小镇隐去，又情不自

禁地走了回来，重新回到岔路口上，站稳脚步，喘几口粗气，平

平心的激烈跳动，把缠裹的婴儿放回原处。忽然听到小棉被里发

闷的啼哭声。对，孩子醒了，这个时候该喂奶了，她下意识地感

觉出乳汁充满了两个乳房。对，应该在分别前饱饱喂他一顿，献

上最后的母爱，留下临别的记忆。她思索着，一阵凛冽的寒风吹

来，把这一念头裹在冷气中卷走了。

她翘望着，翘望着能有行人从这儿走过。突然，从那一片红

砖瓦房的矿工居民区处，说说笑笑走来两位穿煤矿作业服的中年

妇女，她急忙又蹲回了煤矸石壕沟。

她探露出少半个脑袋望着她俩离岔路口越来越近，从作业服

上有火碱烧成的小窟窿，可以看出，她俩是向傍山那个井口去上

班的矿灯房工人。

她抹一把眼睫毛上哈气挂成的白霜，睁大眼睛瞧着瞧着。只

见她俩走到婴娃跟前时，都吃了一惊，一个抢先上去抱起婴娃，

另一个紧凑上去。那个先抱起婴娃的，从小被裹包的缝隙里抽出

那封信，没等看完，惊喜若狂：“哎哟，我连生了四个千金，就

缺个儿子⋯⋯”那个后凑上来的一把抢来信，争辩着：“是我先

看见的，这婴娃应归我，生四个千金怕啥，你还年轻，再养

嘛！”

她俩翻脸争吵起来。

远



白玉兰听着她俩争吵，看着她俩撕扯，眼前蓦然模糊了，高

高的煤矸石堆，远处的丘陵、井架和矿工家属房，包括那曲曲弯

弯的小道，一会儿忽高忽低，一会儿又像醉汉似的东倒西歪⋯⋯

她俩争抢得那小棉被打散了，襁褓也松散了，寒风袭来，白

玉兰躲在煤矸石壕沟里，可以看清孩子双腿蹬得小棉被在扇动，

并隐隐约约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声，稚嫩而尖细。

寒风贴着煤矸石壕沟刮来，掠过白玉兰的脸上，她毫无知

觉，心里泛起浓浓的苦涩味儿，冻红的脸颊变得惨白。一种良心

的谴责揪住了自己的心，痛悔在燃烧着———“不扔了！”她再也

躲不下去了，发疯似的跑上去，腿软脚酸地扌宅 挲着手狂喊：“还

我孩子！还我的孩子！我不扔了⋯⋯”

那两名妇女哪里肯让，以为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，来和她们

争夺弃婴，一齐对付起白玉兰来。一个手点画着白玉兰指责：

“你少来这一套！”另一个质问：“别口口声声说是你扔的孩子，

你有什么证据？”

白玉兰上气不接下气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大婶，我当然有证

据了，怎么会耍赖呀！”她果断地说：“婴娃脖后有个黑痣！”接

着从兜里掏出婴娃的百天生日照片：“你们看，这是我孩子的照

片！”

两个妇女并不相信，立时背着风打开小被，验了脖后的痣，

又端详起婴娃的模样和照片，胖胖的婴娃在凉风的刺激下，张开

没有牙齿的小红嘴巴，眯眯着眼睛，像是抗议似的蹬跶着小腿，

一挣一挣地扭动着身子哭叫起来⋯⋯两个小模样果然是重叠的，

她俩登时傻了眼。

白玉兰急忙揣起照片，迫不及待地抢过婴娃裹好，不顾婴娃

憋闷得哇哇啼哭，紧紧搂抱在怀里朝家走去⋯⋯

夜深了，白玉兰像怕被别人抢去似的紧紧搂抱着吮吸乳汁的

婴儿啜泣，心总是安宁不下来，两个妇女抢夺婴儿的情形在脑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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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闪来晃去，像针尖在刺扎她的心。她犹豫了，矛盾着：托给妈

妈抚养？托给省城的姨妈？既然是王明明做下的罪孽，还给他家

⋯⋯

“不不，不能寄托给别人抚养，那样，日后麻烦的事情太多

了⋯⋯”她终于又一次咬咬牙，又一次狠狠心拿定了主意。只

是，这婴娃该给谁？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！

婴娃吸吮一阵乳汁，噙着乳头安然地入睡了，像是知道妈妈

要把他遗弃，熟睡时也不离口地咬着妈妈的乳头。

她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幅曾使她敬慕的图画来：那是在这座

煤矿念初中要毕业的时候，学校请来一位退休的老伯伯做学雷锋

的报告，那事迹虽然平平常常，却非常感人，不知怎么，当最后

结束时她竟感到这位老人有些可怜，大概就是因为至今还记着他

那番结束时的话：“我的独生子虽然在抗美援朝中光荣地牺牲

了，我却有成百上千的儿女常来我家⋯⋯他们把党和人民的温暖

送到了我家中，我虽然年岁大一些了，但不服老，还要有一分热

发一分光，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。”

从此，几乎每天上学路过俱乐部时，她都看到就是做报告的

这位老伯伯抱着扫帚扫这条大街。并有几次看见他从俱乐部旁一

片红砖房的第一栋第二个门出进，无疑，那肯定就是他的家了。

天蒙蒙亮。她比过去上学时稍早一会儿，抱着重新缠裹好的

婴娃，来到了这位老伯伯家的障子门口，瞧瞧四周没人，轻轻摘

下障子门里边的拉链，悄悄地推开走进去把孩子放进院里，随

后，一闪身走开了。

她仍有些不放心，躲在房山头静静地窥视着，直到发现抱着

扫帚的老伯伯推开门，看到裹被，一阵惊奇后，便抱起婴娃，扔

掉扫帚，转身回到屋里后，才擦擦随着鼻翼翕动汩汩流出的泪

水，猛一闭眼，忽地睁开，瞧瞧那障子门，心一横，转身朝家走

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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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难以舍弃的孩子呀，虽然白玉兰一时轻松了，也许会成为

终生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和悔恨。

这一切都发生在她决定回农场的两天内，但对于她来说，却

像经历了漫长难熬的岁月———然而，再漫长也罢，也终于像梦一

样结束了。

白玉兰拎着帆布小提包，走完这学生时代每天都要来来往往

踏几遍的非常熟悉的小路，进小镇邮电局后给郑风华拍了电报，

又踏上平坦的大道径直朝火车站走去。

天变得低矮而深沉，青灰色和乳白色的浓云交织在一起，使

天空变得混混沌沌。像沉积了一冬的雪落不下来，在空中翻滚打

搅；像在轧棉机里正被搅动的棉团，旮旮旯旯到处都被塞满了，

像是顷刻间就要劈头盖脸地塌压下来。

白玉兰抬头看看天空，虽然有一种郁闷和压抑感，终归还是

有一种卸掉包袱的轻松感觉，脚步那样坚定，越来越快起来。

这备受爱欲、绝望、企盼煎熬的知青姑娘，又踏上了追赶伙

伴们的征程。

第 二 章

有位伟人说过，思念比永恒的宇宙要久长，比太空的殿宇要

高昂，比幻想王国更加美丽⋯⋯

偏午时，火车载着白玉兰对郑风华的深深思念就要驶进辖属

小兴安农场的边塞县城了。这里不像乌金市百里矿区那样干燥，

入冬来连连下了几场大雪。随着火车的缓缓行驶，一座皑皑白雪

怨



笼罩成的粗犷、豪放的北大荒县城呈现在了车窗外———

这座只有六七万人口的边塞县城静静地躺在茫茫雪原上，显

得宁静而明朗，庄严而美妙，只要细细留神就会发现，在这里，

不管是座座建筑还是人们的穿着，都有着赫然惹眼的显著特点。

为适应一年大约有一半左右时间处在严寒冰冷的时节，尤其为了

抵御常常是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酷冷，栋栋住宅和楼房统统打破了

门是冲着正南或正北，正西或正东的开向，而一色的石墙不偏不

倚地冲着东北方，门窗向着西南开启，为了阻挡冬日常刮的东北

风和呼呼的大烟泡，夜间的门上窗上几乎全挂着棉被帘。一入

冬，大人和孩子都离不了三样：带帽子的棉猴、棉靰鞡、棉手闷

子。此时在这里逛一逛，走一走，才真正能欣赏到北大荒人装束

的风采。

车停稳后，白玉兰随着人流一踏出车厢，立刻感觉出和乌金

市大约有十多度的温差。

她走到出站口时，刺骨的寒风已袭透了衣服，呼出的哈气漫

过脸时，很快在眉毛上结挂上冰霜花。

她下乡时是初春，回去分娩时刚刚临冬，还是第一次目睹北

大荒县城严冬的壮观：屋脊地面一片白，格外耀眼的是站前和左

右路旁一排杨柳树上，那无数包裹在枝丫四周蓬蓬松松晶体的

“雪挂”，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抖索着，格外耀眼夺目，点缀着

这北大荒银装素裹的边城。那站前饭店门口，有棵参天的大杨

树，随着人来人往进出开门，灶间的热气袅袅飘出，被零下四十

度的严寒伸出长臂，张网一攫，顷刻结成冰粒，粘到了大杨树

上，冰粒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多，像银光闪闪的珍珠压

弯了树枝，景色是那样壮观。

她交票走出站口，四处撒眸，不见郑风华的影子。心想，这

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大概除冬天来得早外，什么都和迟缓有缘，

临上车前拍的电报可能没有收到。又搜视了一遍仍不见人影，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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伸手抹一把眉毛和刘海上的厚厚白霜，向站前横道那边的农场办

事处走去。

农场驻县办事处是过横道不远的一座显眼的小院落。眼下，

皑皑白雪已把它和所有的院落、房屋连缀成一色，混混沌沌地淹

在了阴霾雪雾里。

然而，大街小巷却不乏匆匆的车辆和行人，尤其是那宽阔的

冰雪路面上，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嗖嗖嗖冒着寒风川流不息，并

没有因高寒而偃旗息鼓。

啊，人们那一色的白眉毛，白胡须，白刘海，就是象征着北

大荒人独有的风骨！

按史书记载，大约两千多年前，或许更早一些，这片酷寒的

地方就有中华民族的支脉生息劳动。那时候，史书记载的所谓的

“国”，实际上只不过是英雄的鄂伦春、赫哲、达斡尔等族系的

一些小部落。在县城的这方地盘，乃是密密麻麻的荒草丛林，像

个大动物园似的，栖息着各种飞禽走兽，虎、熊、犴、鹿、狍

子、野猪成群结伙，大大小小的河流里盛产着鲭鱼、细鳞鱼、鳇

鱼、鲫鱼等等。“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，是有着

遥远的历史的⋯⋯

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也是一片蛮荒的土地。随着人类的发

展，历代几位帝王作为惩罚的手段，开始往这里流放和发配犯

人。加之逃荒躲难的灾民和极少数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少数民

族，在这里站住脚，顽强地征服了这蛮荒的原野。大约是到了光

绪八年间，这里便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居民城，正式宣布了征服这

片土地的胜利。

英雄的人民对这蛮荒土地的征服，馋红了侵略者们的眼睛。

法国的传教士，沙俄的哥萨克马队，日本的开拓团，还有军阀统

治时期的流氓恶棍，相继在这里开始了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渗

透⋯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于天放等民族英雄就是在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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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上揭竿而起的。

这是一片蛮荒的土地，也是一片被野蛮的铁蹄践踏和蹂躏、

遭受过屈辱的土地，更是一片不屈不挠的昂首挺胸的英雄的土

地。

有史以来，英雄的人民一直在这里以顽强的生命力抗争着、

奋战着，用光明和进步来撒铺这片蛮荒之地，然而，道路却是那

么曲折、那么复杂而又艰难⋯⋯

天空的冻云像耐不住严寒，在挤压着低垂下来寻找温暖，满

树的冰霜、地面的冰雪、风中的寒气，都在伸手掠夺着行人身上

的温暖。

白玉兰虽然第一次身临其境，但寻找郑风华心切，并没有因

而心寒。

她正朝办事处走着，撒眸着，突然发现四五个背枪的民兵连

推带搡簇拥着一个趔趔趄趄的人正横过站前马路，远远传来交杂

在一起的抢白声和指斥声：

“少他妈个巴子的废话，快，老老实实回办事处去！”

“骗人的话！”

“鬼才他妈的相信是来接站，要不是等进站去哈尔滨的火车

想溜才怪呢⋯⋯”

“马列主义口朝外，讲个臭道理倒是小嘴呱呱，知不知道，

能不能在这儿和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，是个立场问题，原则问

题⋯⋯”

“走，快回去！”

⋯⋯

他们一声接一声，像不怕风大扇着舌头，也根本没一点怕冷

的样子。

“躲⋯⋯，你们躲⋯⋯开！”被推搡的人急眼地呼喊着，挣

扎着要向车站返去，“我确实是接白玉兰，乘哈尔滨的车会这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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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到车站来吗？”

白玉兰紧撵几步听清了，急切地追着喊：“郑———风———华

———”

是疲劳？是无力？是喊出去被寒气阻截住了？她使劲喊着，

却觉得传出的声音很小很小。

“白———玉———兰———”郑风华听到了熟悉的喊声，拼力挣

脱开搡推他的那些人，从夹缝里跑着迎了上来。

他接到白玉兰电报的时候，还有点不大相信，看了一遍又一

遍，是的，她真的在春节前夕返回来了！

“郑风华！”

“白———玉———兰———”他喊着迎了上去，紧紧抓住了她的

手。

“怎么要过年了还回来了呢？”

“你说呢！”白玉兰闪着一往深情的眼睛。她回回头，发现

那四五个人正往这儿瞧着，嘀咕着，终于克制住自己了。要不，

尽管人再多，只要是陌生的，哪怕动作不合这县城的时俗呢，她

也要紧紧依偎进他怀里，迎着严寒娇嗔地缓缓送去唇让他吻，梦

里就想你，别后的第一次吻，一定吻得很深，吻得很甜，吻得很

热烈，要通过这一吻，把离别的思念和弃婴之苦都补偿回来。然

而她没有，却眼巴巴瞧着郑风华哭了。

“走，”郑风华抑制着自己的感情，“到办事处找个房间暖和

暖和去。”并顺手接过了她手中的提包，心里也一阵酸楚。

追忆那在连队相恋不到一年的生活，从春寒料峭时在田间小

歇息房丢苹果引起风波开始，到秋霜皑皑铺洒大地，多少次他给

她的吻和她给他的吻，都深深渗入了他们的心中，分别后，每每

回味，都留恋那一个个奇妙的、醉醺醺的春末和夏初的黄昏。然

而都没有这次这样激动。

霎时，盼望的美梦到来时却凝成了泪珠———因为这不仅是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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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，还带着复杂的感情。

那四五个人，有的膀靠膀，有的七扭八歪地摇晃着身体走了

过来。

“没什么，”郑风华用嘴努努他们，别再让白玉兰以为自己

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在被追拿，“他们是跟张连长一心来抓不

想在农场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⋯⋯”

“知道。”白玉兰刚点了点头，就见张连长从候车室那边走

了过来。

张连长笑笑：“哟，白玉兰回来了！你能回来过革命化春节

太好了，我真没想到呢。”

“嘿嘿，”白玉兰话虽然比较冷，脸上却闪着笑容，“张连

长，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哪⋯⋯”

她从郑风华信里已经知道，他已不是当年的副连长了，现在

主宰着连队的所有大权。自从王大愣因知青举着红旗和毛主席像

出工队伍不整齐，而破口大骂是“像出大殡”被知青们抓住把

柄，特别是让《北大荒报》两名记者在报纸上图文并茂地大曝

光后，威信扫地，无法再在三连主持工作了。但受王肃的袒护，

并未受处分，而是调到场部办公室当了主任。王大愣一走，他便

接任了大连长的差使。

按理，白玉兰跟这位张连长并没什么恩恩怨怨，丁香剖腹产

输血时，他积极筹划和动员；自己调到连队“一打三反”办公

室时，经常在一起学习、开会，应该很熟悉。而今天一打眼，却

说不出什么原因，觉得阴冷陌生。是因为他带着人来抓不想在农

场过革命化春节的知青么？不，场革委发出号召，作为知青，不

响应哪行！是因为他在只要比他大的官面前就惟命是从，并且拿

着鸡毛当令箭？当然，作为下级不听上级的哪行！是他的穿着土

得冒烟？不，穿衣戴帽各好一套嘛，这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？为

什么觉得阴冷陌生，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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